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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流体楼

宁恩承

史海钩沉

当今，对于国内高校而言，“董
事会”制度早已耳熟能详。然而，如
果将时间上溯至 20 世纪初，这一
先进制度在国内官办大学中还未
有先行者。直到 1931 年 4 月，张学
良主政下的东北大学开东北地区
官办大学之先河，率先成立了董事
会。而这一制度的创新，又与一个
人的建议密切相关。

他就是时任东北大学秘书
长、代理校长宁恩承。

1901 年，宁恩承出生于东北
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
他求学奉天 （今沈阳市），并于
1924 年，由张学良亲自资助赴英
留学，先后求学于伦敦大学和牛
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9
年，宁恩承学成归国，历任沈阳边
业银行总稽核、华北四省税务局
局长、财政部顾问、中国农业银行总稽核、沈阳世
和公银行总经理等要职。

1930 年 12 月，张学良先生调任宁恩承担任
东北大学秘书长，并代理校长职务。此时，宁恩承
还未到而立之年。他自觉不堪重任，几经请辞。最
后还是在恩师张伯苓的鼓励和帮助下接过重担，
此后，便在白山黑水间抒写了一段新的传奇。

在东北大学任职期间，宁恩承曾提出“教育是
百年树人，大学是千年的事业”，要办千年的事业，
就要征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也就成为宁恩
承力主成立校董会的初衷，即请“对于大学的发
展有正确的见解、有远大的计划的社会各界名人，
参加学校的管理，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张学良
非常赞同宁恩承的见解，并立即开列出拟聘请担
任校董会董事的名人、学者的名单。

由于当时中国各官办大学均无校董会的组
织，东北大学首届校董会成立时，叫作“东北大学
委员会”，张学良亲任委员长，章士钊、张伯苓、汤
尔和、罗文干、宁恩承、金毓黻、臧式毅、王树翰、肖
纯锦、王卓然等为委员。这些成员中，既有学识渊
博的学者，又有办大学经验丰富的名人，还有本地
手握重权的官员，这是一个“知识与权力配合”的
大学委员会。

委员会共同制定了《东北大学行政管理委员
会章程》，使得东北大学决策民主化、管理制度
化、行政效率化。学校的重要事务和重大决策都
要经过校董会民主商讨，校董会成为东北大学的
智慧核心。此举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倡导成立大学委员会只是宁恩承当时在东北
大学施行新政的重大举措之一，此外，他还针对学
校当时的状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是整理校务。宁恩承严明校规校纪，完
善制度建设，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半年
之内，使得东北大学各项工作安排井井有条，教学
和科研得以井然有序地进行，校舍整齐，窗明几
净，整个东北大学焕然一新。

其次便是整顿校风。当时的东北大学，教育
学院的一位院长作风不正，行为荒唐，竟然在大
学校园内公开聚众赌博，甚至为还赌债，不惜私
吞教授薪水，行径恶劣。得知此事，宁恩承勃然
大怒，但考虑到此人身为一院之长，为顾全大
局，经过与张学良商讨此事后，决定低调处理此
事，劝说该院长主动辞职，以正风纪，保全学校
声誉。教育学院院长去职后，宁恩承号召全体师
生引以为戒，东北大学校风大振，从此学校里只
闻琅琅书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大学被迫内迁到北
平。1934 年 10 月，东北大学委员会得以重组，新委
员中的很多人为国民党的高官，张学良聘任这些人
为东北大学委员会委员，目的是使颠沛流离中的东
北大学得到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得以重归故土，迁回沈
阳。1950 年 8 月，东北大学更名为“东北工学院”。然
而“东北大学”这四个字不只是一所高等学府的名
字，更是一个见证历史的名字，东大人的精神早就
深深熔铸在这四个字里，它也代表了中华民族那段
苦难的岁月。为此，改革开放后，已移居美国的宁恩
承先生多次回国，为东北大学复名奔波劳累。

为了继承并发扬东北大学的优良传统，在原国
家教委批准东北大学复名后，学校领导立即着手组
建东北大学校董会的工作，决定聘请张学良出任东
北大学名誉校长和校董会名誉主席，并于 1996 年 6
月，举行了东北大学复名后的校董会成立大会。

半个世纪后，宁恩承回顾东北大学历史发展
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大学委员会实际是董
事会或校董会，是东北大学的建树。在无声无臭
中成立校董会，许多人不知有此大的建树，正如
一般人们见人形是手足行动、嘴脸表情，而看不见
脑筋的活动一样。真正指挥手足嘴脸动作之源是
脑筋。”宁恩承把“大学委员会”视为大学中真正
的“脑筋”，充分肯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

宁恩承百年后，他的妻儿捐资 60 万美元，资
助修缮东北大学图书馆。东北大学在 2003 年举
行 80 周年校庆期间，正式将图书馆命名为“宁恩
承图书馆”。为了纪念这位世纪老人，东北大学将
宁老的塑像树立在宁恩承图书馆广场上。宁老依
旧那么慈祥，注视着东大莘莘学子，他在这里继
续诉说着东北大学的历史，见证着东北大学的未
来。 （作者系东北大学宁恩承图书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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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春风仰望天空，雄鹰、蝴蝶、蜈蚣
等各色风筝成了主角。清代诗人高鼎在

《村居》中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
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
纸鸢。”放风筝，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也
是从古至今人们踏青春游的一大乐趣。然
而，又有几人真正了解过一只纸鸢背后所
承载的文化与内涵。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就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哈氏风筝”及其传承
人迎进了校园。

此次“哈氏风筝校园行”系列活动包
括了哈氏风筝展、风筝主题书展、风筝史
话讲座以及风筝制作体验活动，师生不仅
可以到图书馆欣赏精美的风筝、学习风筝
知识与文化、聆听风筝的历史与故事，更
能体验风筝制作技艺，在春日放飞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风筝”。

让非遗走进校园

瘦燕、肥燕、鲇鱼、凤凰、桃福双全、钟
拍子……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大厅，
各色的“哈氏风筝”在书海中圈出了一片
不一样的天地。“哈氏风筝”校园行活动开
幕式还未开始，小小的展区内就已经吸引
了许多学生、教师前来参观、拍照。

“‘哈氏风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优秀代表，开展非遗进校园系列活
动，是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
入推进文化育人工程的重要举措。”北京
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凯说。

据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是
北京师范大学自 2018 年起开设的系列活
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大
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体验和感
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哈氏风筝”已经不是第一个进入北师
大校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之前，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泥人张”彩塑就已
经走进校园。“泥人张”第六代传人、天津市
泥人张世家绘塑老作坊坊主、天津市泥人
张美术馆馆长张宇也以“东方语境下的艺
术直觉”为题，为师生带来精彩讲座。

事实上，北京师范大学一直以来都是
民间文化发展研究的重镇。

1949 年，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
文学大师钟敬文就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
系，在这里开辟了中国民俗文化和民间文
艺研究新领域，使其成为民间文学发展的
沃土。而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也依然保
持着弘扬、传承民间文化的初心。

2016 年,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
学专家全面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
遗评审工作，助力“二十四节气———中国
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
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 2016 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系列
活动外，2018 年，“民间艺术大师进高校
工作坊”和“民间文化教育指导委员会”也
在北京师范大学挂牌成立，使学生能够通
过工作坊的形式与大师面对面交流学习，
并聘请两位皮影艺术大师为客座教授。

非遗保护传承的沃土

对于北京师范大学来讲，“哈氏风筝”
不是第一个进入校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但对于“哈氏风筝”来讲，这却是
第一次走进高校。

“这不仅是‘哈氏风筝’第一次进高
校，也是我第一次在境内举办个人展览。
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扮演着非

常重要的角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的沃土。在一些非遗传承人所做不到的
方面，高校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哈氏风
筝”第四代传承人、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
副主席哈亦琦说。

在他看来，高校与中小学不同，其学
生的理解能力和求知欲都更强，不论是否
学习相关专业，都需要不同文化艺术形式
的滋养，“高校学生在非遗保护中，起着接
受和传播的作用。在大学生这样的年龄
段，了解非遗意义非常深远，学生学习得
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后，会对其人生和职业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许多民间艺术的技术精湛、生动有
趣，过去发展之所以萎缩，还是因为保护
宣传工作没有做到位，今天的很多年轻人
对这些文化瑰宝很有兴趣。”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杨
利慧告诉《中国科学报》，每次举办相关活
动，前来参观的师生都络绎不绝。

在风筝制作体验活动上，学生们正在
执笔、调色，为风筝图样填上独一无二的
色彩。活动结束后，一位同学兴奋地告诉

《中国科学报》，能够抢到风筝制作体验活
动的体验券是“人品爆发”，由于体验券数
量有限，很多学生都是在开幕式当天早早
前往图书馆参与仪式，等待抢券的。

“北京师范大学是培养教师的摇篮，
培养师范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和对民间文艺的了解，在学生走出校门
后，可以在非遗保护、传承上发挥很大的
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间文
学研究所所长万建中说道。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尽管文学院场
地紧张，还是专门空出一间教室作为工作
坊，邀请民间艺术大师到工作坊来工作，
让学生跟随大师学习、开展研究，并作口
述史。

“此外，学校还聘请民间艺术大师为
教授，这是在全国绝无仅有的。在民间艺
术、民间文化上真正具有发言权的是这些
大师。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走出去，现在要
大力开展走进来的活动，让大师们进高
校，这也是保护、传承民间文化的有力举
措。”万建中说。

非遗传承的坚持与努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向来
不易，一只小小的“哈氏风筝”背后，是几
代人的心血与传承。

哈亦琦从小便随父亲学习家传风筝
技艺，如今更肩负着“哈氏风筝”的发展与
传承。在他的眼中，创新是“哈氏风筝”发
展的重要方面之一。

“如今的社会、科技发展迅猛，有些东
西社会和生活不再需要，一些文化就会自
然消亡。我们在做的就是努力坚持，保留
一些文化。”哈亦琦说。

早在十几年前，哈亦琦就开始重视起
“哈氏风筝”的转向，在继承传统风筝再
现、记载的基础上，开始制作文化创意产
品。“在最开始做这样的产品的时候，还没
有文化创意产品这一概念。当时因为经常
出国参加活动，看到国外的一些做法很受
启发，回来后就思考我国众多传统文化符
号应该怎样充分利用。”

从单纯的制作风筝，到制作融合“哈
氏风筝”图样的现代家居产品、T 恤衫、灯
具等，传统的图案、符号创造出了符合现
代人审美和需求的产品，这也成为“哈氏
风筝”传承发展的助力。

然而即便如此，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依然存在。

同样作为哈氏家族一员、新一代“哈
氏风筝”传承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哈
老师”的哈歆坦言，如今“哈氏风筝”的师
徒传承中，年轻人依然占少数。“‘哈氏风
筝’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内容，想象中容易
做起来难，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最佳。但
为生计考量，也需要有自己的职业，不能
全职做风筝，这就会耽误一些时间，难以
全身心投入。”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有时可能连吃
饭、旅游、聊天的时间都没有，也会有枯燥
和寂寞的时候，但是我有责任去坚持做这
件事。我们现在所作的努力，是为了后人。
希望即便二三十年后我们不在了，也还有
人能够看到‘哈氏风筝’的图谱和相关作
品记载。”哈亦琦说。

除了传承人的努力与坚持，作为非
遗发展、传承有利阵地的高校还能够做
些什么？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
明确列出保护非遗的一大措施是教育，
各国对此也都十分重视。非遗萎缩的重
要原因，一个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
另一个就是代际传承出现危机。通过高
校，我们可以很好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代际传承，使精湛的技艺和背后所
承载的人类优秀、可持续的理念，能够通
过学校教育实现代际的跨越。”杨利慧分
析道。

在她看来，让非遗进入高校的课程体
系是很重要的传承、保护方式。“现在有些
高校已经在学校里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论等相关的教程，我也在学校申报了一
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希望能够把这
些年参与国际层面上的合作工作经验、体
会在课程设置中体现出来。”杨利慧说，一
个常态化的学科设置和一些偶发性的展
览、活动相辅相成，才能让高校在非遗传
承保护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对此，哈亦琦也表示：“高校在非遗进
校园中是可以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一个
项目接一个项目进行的，持续一段时间
后，形成体系，为学生接触、多方面了解各
种民间艺术提供良好的环境。”

“每当看到夜晚的小楼灯火通明，思绪就会
回到多年前，排灌机械团队上下齐心谋发展、搞
建设的那段岁月。”在江苏大学主教学楼———
三江楼右前侧，两栋小楼掩映在茂盛的梧桐树
间。小楼名副其实，一栋两层，另一栋三层，走
进小楼，颇带时代气息的水磨石地板、鹅黄色
木桌椅诉说着历史。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校的排灌机械团
队用积攒的科研经费修建了这两栋小楼。一栋
修建于 1983 年，花费 23 万元，另一栋修建于
1995 年，花费 55 万元。在那个年代，高等教育
不断发展的需要与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矛盾
日益突出，拔地而起的两栋小楼，记录下的是一
代科研工作者催人奋进的创业史。

源于使命担当

说到小楼，离不开追溯江苏大学流体机械
学科的“前世今生”。

1959 年，时值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严
重下降。为解决我国农业旱涝保收的问题，著
名排灌机械专家戴桂蕊多次调查全国排灌机械
生产和使用情况，向原国家科委和原农业机械
部递交报告，建议成立排灌机械的研究机构和
相关专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
的聂荣臻亲自批示、原农业机械部实施，在吉林
工业大学试办排灌机械专业，建立排灌机械研
究室。

得知排灌机械专业和研究室可能南下的消
息，时任镇江农机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陈云阁
求贤若渴，立刻亲自带队到长春向戴桂蕊伸出
了“橄榄枝”。

1963 年，原农业机械部决定将吉林工业大
学排灌机械专业及排灌机械研究室成建制转
入镇江农机学院。戴桂蕊带领一干专家人才，
包括教师、科研人员、六级以上工人和一个班
的学生等 100 余人迁到镇江。

学校发展初期，基建经费十分有限。“当时，
办公用房非常紧张，全校所有行政机关都挤在
一栋小小的三层楼里，卫生所也曾在楼里‘安
过家’，真正是‘一楼多用’。”原排灌机械研究
室负责人金树德回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学校毅然腾出行政楼的第三层供排灌机械研究
室独立使用。”

由此，镇江农机学院艰苦奋斗的创业序幕
徐徐拉开。

创业之路，苦中作乐

20 世纪 70 年代，北方上百个城市缺水情
况严重，农业耗水量很大，研究室再一次看到发
展机遇，时值水利部等八部委发文开展节水灌
溉技术研究，在国家水利部门的支持下，在镇
江农机学院成立了全国联合设计组，开始节水
灌溉技术研究。

创业的日子总是难忘。当时的联合设计组
集中了各省市 20 多个工程师代表，在校园的稻
田中做喷灌试验。风速是一项影响试验参数精
度的重要因素，镇江地区只有凌晨 1 点左右的
风速才满足试验要求。因此，夜晚寂静的校园
里，领导干部带头，老师们、工程师们每人配齐

一件雨衣、一双雨靴，待在办公室静待适宜的时
机，一到点便冲进农田争分夺秒地开展试验。

经过一年多研究，联合设计组在 1978 年研
制成功中国的 PY1 喷头系列，并在当年获得全
国机械工业科学大会奖。基于喷头研究取得的
重大突破，全国 200 多家工厂纷纷前来领取图
纸。当时校园里，车马多是奔着排灌机械研究
室而来。

在节水灌溉领域的全国领先地位，进一步
扩大了研究所的影响力和知名度。1981 年，研究
室获批扩大为研究所，编制从 35 人增至 50 人。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结合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研究所又迎来第三次发展
机遇。当时农村只有适合大面积灌溉的排灌设

备，不再符合包产到户的个体需求。《人民日报》
上的一篇报道，讲述了石家庄一名妇女背着孩子
跑到沈阳水泵厂购买家用水泵的故事，这给他们
新的启发。他们将全国重要工厂的技术人员集中
到学校，开发研制小型潜水电泵和微型泵，设计
的系列产品很快投放到市场，深受农民欢迎。

至此，研究所归口的节水灌溉和潜水电泵
两个研究方向一炮打响，成为全国知名的研究
中心。

在传承中阔步前行

研究所发展规模逐步扩大，办公面积捉襟
见肘。上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所决定在原行政
楼的西南侧修建办公场所，从结余的科研经费
中拿出了 23 万元。历时一年多建设，1983 年，
1000 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建成，这也成为当时校
园里最豪华的楼栋。

名为“排灌楼”，实际上，学校的重要会议都
集中在小楼二楼的会议室召开。小楼的办公室
布局也是精心安排，研究所领导班子以身作则，
南面办公室都作为科研人员办公室，北面办公
室才留作领导办公室。工作之外，小楼的业余
生活也同样鲜活，逢年过节教师家庭聚会、新教
师结婚新房过渡……互相扶持、彼此照应让这
个团队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除了改善办公场所，实验室建设也是研究
所自给自足。搭建大泵研究试验台的 20 多吨
钢材原料在计划经济时期非常紧缺，研究所在
提供技术服务时，便收取企业的部分钢材指标
为酬劳，一点点积攒起来所有的钢材原料。试
验台全部自行设计、加工和安装，最终将试验
台装配成功并达到国家标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江苏大学在排灌机械
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流体工程中心，下设流
体机械、排灌机械、环境工程、质量工艺四个研
究方向的研究所。1995 年，发展最为迅速的流
体机械研究所花费 55 万元建成一栋大约 1500
平方米的三层小楼，作为流体所新研究基地。

漫漫六十载，在几代人不懈努力下，由排
灌机械研究室发展而来的江苏大学流体机械
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流体机械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成为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研究中
心，拥有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流体机械及工
程试验条件和设备，在全国同类学科高校中
处于领先地位。

小楼创业史
姻本报通讯员高雅晶吴奕 记者温才妃

放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风筝”
姻本报见习记者许悦

哈亦琦（右）向北京师范大学捐赠“哈氏风筝”代表作“洪福齐天燕”


